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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时辰”、“刻”与“小时”

	　
	[ 时间：2010-04-15 |  来源：陕西师大报（第446期）  作者：马乾  ]
	　


观看古装电视剧时，我们经常会听到“午时三刻问斩”、“现在什么时辰”等。作为我国古代时间单位，“时辰”、“刻”与现代的“小时”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？
“时辰”是根据太阳方位而制定的计时单位。古人将一昼夜平均分为十段、十二段、十五段或十八段等，然后根据太阳的不同位置和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等分别予以命名，如“鸡鸣”、“平旦（夜与日交替之际）”、“日出”、“食时（吃早饭的时间）”、“日中”、“餔时（吃晚饭的时间）”、“日昃（太阳落山的时候）”、“人定（夜已很深，人们已经停止活动、安歇睡眠）”等。在先秦文献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有关时辰制的端倪，顾炎武《日知录·卷二十》“古无以一日分为十二时之说”条载：“一日之中所以分纪其时者，曰‘日中’，曰‘昼日’，曰‘日昃’，见于《易》；曰‘东方未明’，曰‘会朝’，曰‘日之方中’，曰‘昏’，曰‘夕’，曰‘宵’，见于《诗》；曰‘昧爽’，曰‘朝’，曰‘日中昃’，见于《书》；曰‘朝时’，曰‘日中’，曰‘夕时’，曰‘鸡初鸣’，曰‘旦’，曰‘质明’，曰‘大听’，曰‘晏朝’，曰‘昏’，曰‘日出’，曰‘日侧’，曰‘见日’，曰‘逮日’，见于《礼》；曰‘鸡鸣’，曰‘日中’，曰‘昼’，曰‘日下昃’，曰‘日旰’，曰‘日入’，曰‘夜’，曰‘夜中’；见于《春秋传》，曰‘晁’，曰‘薄暮’，曰‘黄昏’，见于《楚辞》。”古人使用最长的是十二时与十二地支相结合的十二时辰制，学界一般认为十二时辰制是在汉代形成，在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。赵翼《陔馀丛考·卷三十四》中称，汉武帝时颁行《太初历》，分一昼夜为十二时，并与十二地支相结合，形成“十二时辰制”；顾炎武《日知录·卷二十》“古无以一日分为十二时之说”条引杜预注《左传》曰：“夜半者即今之所谓子时也，鸡鸣者丑也，平旦者寅也，日出者卯也，食时者辰也，隅中者巳也，日中者午也，日昳者未也，哺时者申也，日入者酉也，黄昏者戌也，人定者亥也。”按现代24小时制算，半夜十一点至一点为子时，一点至三点为丑时，三点至五点为寅时，五点至七点为卯时，七点至九点为辰时，九点至十一点为巳时，中午十一点至下午一点为午时，下午一点至三点为未时，下午三点至五点为申时，下午五点至七点为酉时，晚上七点至九点为戌时，晚上九点至十一点为亥时。汉乐府《孔雀东南飞》中有一句：“庵庵黄昏后，寂寂人定初”，此处“人定初”即刘兰芝自尽的时辰，约为21点多；白居易有《人定》诗：“人定月胧明，香消枕簟清。翠屏遮烛影，红袖下簾声。坐久吟方罢，眠初梦未成。谁家教鹦鹉，故故语相惊”，此诗描述了人定之时诗人的所观所感。“时辰”多简称为“时”，如：“鸟道一千里，猿声十二时”（王维《送杨长史赴果州》）、“五更归梦三百里，一日思亲十二时”（黄庭坚《思亲汝州作》），“十二时”表示一整天，即十二个时辰。又白居易的“十月苦长夜，百年强半时”（《冬夜对酒寄皇甫十》），“半时”言时间之短。
“刻”是用于漏壶、香篆等计时仪器的计时单位，大约始于西周。古人用计时器将一昼夜分成均衡的九十六刻、一百刻、一百零八刻或一百二十刻，再根据冬夏不同季节昼夜长短不同的事实，规定不同季节昼夜的刻数。李兰《漏刻法》曰：“以器贮水，以铜为渴乌，状如钩曲，以引器中水。于银龙口中吐入权器，漏水一升，秤重一斤，时经一刻”（《初学记·卷二十五 漏刻上》）。其中使用时间最长的是百刻制，其法为：“总以百刻，分于昼夜。冬至昼漏四十刻，夜漏六十刻。夏至昼漏六十刻，夜漏四十刻。春秋二分，昼夜各五十刻”（《隋书·卷十九·天文志上·漏刻》），这里的一刻约为14分24秒。由于百刻制与十二时并不兼容，明代之后为了计算方便，改行九十六刻制，《明史·卷二十五·天文志第一》“两仪”条载“命日为九十六刻，使正时得八刻无奇零，以之布算制器”，这样1个时辰就是8刻，1刻相当于现在的15分钟。清代沿用此制，直至民初。“刻”作为古代最小的时间单位，常与计时仪器漏、晷等词语连用，如：“上路笙歌满，春城漏刻长”（王维《奉和圣制十五夜照灯继以酺宴应制》），“中夜鼓钟静，初秋漏刻长”（储光義《太学贻张筠》）、“举头仰天鸣，所愿晷刻淹”（韩愈《苦寒》），“功成在漏刻，颖利处囊锥”（黄庭坚《次韵奉送公定》）、“所当效微忠，孰敢怠漏刻”（元·贡师泰《过仙霞岭》）等，这几句中的“漏刻”、“晷刻”用为虚指，泛指时间。同时，“刻”也与“时辰”的简称“时”连用来表示具体时间，如古装剧中常见的“午时三刻”，它大约相当于现代的11点30至45之间，古人认为在时间上此时为阳气最盛的时候，午门外则被视为空间上阳气最盛的地方，死者的鬼魂属阴，在阳气最盛的时候行刑，可以压抑鬼魂不敢出现，一般只有罪大恶极的人才会在此时对其行刑。
宋代以后把每个时辰平分成两部分，“时辰的前一小时为‘初’，后一个小时为‘正’”（《中国历史大辞典·科技史》“干支纪时法”条）。《宋史•卷七十六·天文志第一》“皇佑漏刻”条载“每时初行一刻，至四刻六分之一为时正，终八刻六分之二则交次时”，即每个时辰为八刻六分之二，前四刻六分之一为时初，后四刻六分之一为时正。明代实行九十六刻制后，时初即一至四刻，时正即五至六刻。这样“一日分十二时，每时又分为二，曰初、曰正，是为二十四小时”（见钱大昕《十驾斋养新录·卷十七》“二十四时”条）。时分初正后，我国计时系统更加精确完善。《红楼梦·第十七十八回》：“执事太监启道：‘时已丑正三刻，请驾回銮。’”（俞平伯校，启功注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192页），“丑正三刻”即凌晨2点30分至45分。又《第十四回》：“（王熙凤）卯正二刻我来点卯，巳正吃早饭，凡有领牌回事的，只在午初刻”（同上，第140页），“卯正二刻”为6点15分至30分，“巳正”为10点至11点，“午初刻”为11点至11点15分。又《第八十九回》：“（宝玉）猛听架上钟响，自己低头看了看表，针已指到酉初二刻了”（同上，第1013页），这里的“酉初二刻”当为下午5点15分至30分。
明清时期西方计时方法传入我国后，因为在量上的等价关系而将“hour”翻译为“小时”，二者相融合，同时我们仍将“时辰”称为“时”，也被称为“大时”。“小时”在晚清及民国文献中开始大量出现，如“仙曰：‘念汝至诚，罚跪二小时，前罪免议。’”（陶菊隐《龙济光》），又如“幸局长素识冯，为之缓颊，卒禁锢三小时，令具不再妄言甘结，由倪源元珠宝铺取保释放云”（姜泣群《冯和尚》）。需要指出的是，西方24时制是喜哈恰斯（Hipparchus，约公元前190—前125年）和托勒密（Claudius Ptolemaeus，约90年—168年）继承古巴比伦的计时方法，他们规定正午为一天的开始，直到1925年才改为子夜为一天的开始（参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天文学卷》，第89页）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，国际上对“小时”做出了新的定义：1小时（hour）=3600秒（seconds）；1秒（second）为：“铯133原子基态的两个超精细能阶间跃迁对应辐射的9,192,631,770个周期的持续时间”，这是从物理学角度给时间进行的定义，从而适应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对计时制度的要求。
民国以来，我国逐渐废止实行了三千多年的时辰制，而改行国际上通用的以hour（小时）、second（秒）为基础的计时方法。但是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，“时辰”、“刻”等词汇仍然保留在各种民俗习惯用语中，如“生日时辰”、“时辰八字”、“ 半夜鸡叫——乱了时辰”等，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“时辰”、“刻”与“小时”的关系。
 
 Rizhi lu, j. 30　
百刻

一日十二時，計刻則以百刻為日。今曆家每時有十刻，則一百二十刻矣。何以謂之百刻乎？曰，曆家有大刻有小刻。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謂之大刻。合一日計之，得九十六刻。其不盡者置一初初於初一之上，置一正初於正一之上，謂之小刻。每刻止當大刻六分之一。合一日計之為初初者十二，為正初者十二，又得四大刻，合前為百刻。

宋王逵蠡海集，言百刻之說每刻分為六十分，百刻共得六千分。散於十二時，每時得五百分。如此則一時占八刻零二十分，將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，卻將二十分零數分作初初正初微刻各十一分也。困學紀聞所載易氏之說亦同。

周禮挈壺氏註，漏箭晝夜共百刻。刻字始見漢書宣帝紀，五鳳三年詔曰，神光並見，燭燿齋宮，十有餘刻。又曰鸞鳳集長樂宮東闕樹上，飛下止地，留十餘刻。刻字始見漢書宣帝紀，五鳳三年詔曰，神光並見，燭燿齋宮，十有餘刻。又曰鸞鳳集長樂宮東闕樹上，飛下止地，留十餘刻。禮記樂記，百度得數而有常。註，百度百刻也。靈樞經，漏水下百刻以分晝夜。說文，漏以銅受水刻節，晝夜百節。隋書天文志，昔黃帝創觀漏水，制器取則，以分晝夜。其後因以命官。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。其法總以百刻分於晝夜。梁天監六年，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，辰得八刻。仍有餘分，乃以晝夜為九十六刻。一辰有全刻八焉。漢哀新莽以百二十刻為日，梁武以九十六刻為日。漢哀新莽以百二十刻為日，梁武以九十六刻為日。是知每辰得八刻仍有餘分者，古法也。五代史馬重績傳，重績言漏刻之法，以中星考晝夜為一百刻，八刻六十分，刻之二十為一時。時以四刻十分為止。此自古所用也。今失其傳，以午正為時，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為午。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。請依古改正，從之。五代會要，晉天福三年，司天監奏漏刻經云，晝夜一百刻，分為十二時，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。六十分為一刻，一時有八刻二十分。玉海，每時初行一刻，至四刻六分之一為時正，終八刻三分之一。則交入次時。國史志，每時八刻二十分，每刻一擊鼓，八鼓後進時牌，餘二十分為雞唱，唱絕擊一十五鼓為時正。

